
汶川地震震動世界。這場在無預

警1狀況下的浩劫，引起公眾質疑：

為甚麼未能預報？儘管新聞報導的

開放度增加，但傳媒的追問和反思

仍受到抑制，地震預報的問題難以

自由討論。公眾無奈地看見「地震預

報是世界難題」（甚至「地震不可能預

測」）成為強勢話語2，卻缺乏應知的

資訊和必要的知識，去疏解憤懣與

疑惑。

本文所探討的，不是科學範疇的

「地震預測」，而是須由政府、科學

界、社會三方合力促成的「地震預警」

問題。中國大陸的地震預警，已有

四十餘年歷史。四十餘年中，曾有拯

救了數萬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預

警，也有唐山大地震等未能預警的

慘痛記憶。

我們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資料不

日全面公開。在最終能夠使用確鑿資

料準確判斷汶川地震前設防決策的得

失之前，筆者從災害史和危機管理的

角度梳理與地震預警有關的史料與觀

點，作為日後深入探究的預備。

一　中國大陸地震預警簡史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破壞性最

大的十二次地震和相關地震預報3情

形如下（另參見表1）：

1950年8月，位處中國和印度邊

境的西藏察隅發生8.5級大地震，當時

因資訊閉塞和科技水準落後，中國政

府將它看作異國地震，還曾援助大米

給印度4。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後，國務

院總理周恩來指示科學界提前解決外

國從未解決的地震預報問題5。地震

預報工作倉促上馬，年輕的科學工作

者在震區調查前兆現象，形成朦朧的

認識並立刻應用，在僅僅四天，竟然

成功預報了一次6級強餘震。

自1966年始，中國進入為期十年

的強震活躍期。1970年初，雲南通海

大地震完全沒有預警。及後地震預警

工作加速，國家地震局開始籌組，

1971年8月正式成立。中國政府當時

對地震預報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計

劃三五年內在重點地區實現5級以上

在地震預警問題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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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短期預報6。中國科學院院長郭

沫若曾填《西江月》詞四首，獻給全國

地震工作會議，其中有「當作帝修看

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將敵

殲，敢向地球開戰！」的詞句7。

1972年，第二次地震工作會議召

開，提出「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

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多兵種

聯合作戰」的地震工作方針8。然而，

1973年2月的四川爐霍地震和1974年

5月的雲南永善地震，均無預報。

1974年6月，國家地震局在一片

報警聲中召開了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

形勢會商會議。中國科學院根據會商

意見，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華北及

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6月29日，

國務院下發第六十九號文件9，向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

東、遼寧通報震情。該文件轉達了地

震工作者的預測意見，如「華北有發

生7級左右強震的危險」，提出「要立

足於有震，提高警惕，防備6級以上

地震的突然襲擊，切實加強幾個危險

地區的工作。」國務院同時決定加強

地區間協作，成立北京、天津、唐

山、張家口協作組與渤海地區協作組

（簡稱「京津唐渤張」），共同監視近

一二年內可能發生的大地震bk。

這是一次國家層級的地震預警，

可謂空前絕後。六十九號文件下達

時間

1950.8.15

1966.3.8、

3.22

1970.1.5

1973.2.6

1974.5.11

1975.2.4

1976.5.29

1976.7.28

1976.8.16、

8.22、8.23

1988.11.6

1996.2.3

2008.5.12

地點

西藏察隅

河北邢台

雲南通海

四川爐霍

雲南永善

遼寧海城

雲南龍陵

河北唐山

四川松潘、平武

雲南瀾滄、耿馬

雲南麗江

四川汶川

震級

8.5

先後發生6.8、7.2

7.7

7.9

7.1

7.3

先後發生7.3、7.4

先後發生7.8、7.1

先後發生7.2、6.7、

7.2

先後發生7.6、7.2

7.0

8.0

死亡人數

   4,000

   8,064

 15,621

   2,199

   1,541

   1,382

        98

242,000

        41

      743

      309

  80,000

 （估計）

有無預報

無

無

無

無

無

有長期、中期、短

期、臨震預報

有長期、中期、短

期、臨震預報

無短期、臨震預報；

有中長期趨勢判斷

有長期、中期、短

期、臨震預報

無短期、臨震預報；

有長期、中期預報

無臨震預報；有長

期、中期、短期預

報

無短期、臨震預報；

有中長期趨勢判斷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國家地震局的官方數據和其他公開資料整理而成。

表1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地震和預報情況簡表

唐山地震預報和松

潘、平武地震預報有

密切聯繫。1976年

6月，四川省政府發

布了地震短期預報。

國家地震局調集包括

北京、河北在內的地

震觀測隊伍入川，捕

捉臨震信息。這在客

觀上削弱了「京津唐

渤張」的監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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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華北及渤海地區的大地震活動確

實活躍起來，七省（自治區、直轄市）

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強烈地震的襲

擊或波及。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

政府成功地對遼寧海城地震作出了預

警。

1974年底，渤海地區協作組工作

範圍內出現地下水、動物行為等多項

宏觀異常現象。遼寧省委決定，防震

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揮bl。1975年1月

16日，震前二十天，國家地震局發出

了「遼東半島地區，特別是遼寧南

部，可能孕育&一次較大地震」的短

期預報。2月1日後，營口、海城兩縣

交界出現了類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

現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辦公室向

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確的臨震預報意

見bm。2月4日上午10時30分，省政府

向全省發了電話通播，發布了臨震預

報。工廠停工，集會取消，救援隊待

命。當時正值嚴冬，政府命令「人離

屋，畜離圈」。當晚7時36分，強烈地

震在海城發生。這些地震預警大大減

輕了人員傷亡。根據當地人口密度和

邢台、通海、唐山三次地震的平均傷

亡率推算，如不設防，地震將造成

50,000人以上死亡bn，而海城地震實

際造成1,300多人死亡。

海城式的地震預警，不是孤例。

1976年5月29日，雲南龍陵的強震

又一次被成功預報bo。龍陵地震包括

兩次強震，震中烈度達9度，毀損房

屋約42萬間；因防範在先，死亡僅

98人。1976年11月7日，地震工作者還

成功預報了四川鹽源—寧蒗間的6.4級

地震bp。中國地震預報，在1970年代

進展迅速，「地震預報的研究」被中科

院列為文革困亂時期僅有七項「難得

的科研成就」之一bq。

就在龍陵地震被準確預報之時，

地震工作者正在全力捕捉另外兩次可

能的大震——即三個月之內發生的震

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

地震。唐山地震預報和松潘、平武地

震預報有密切聯繫。1976年6月23日，

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發布了該地

區的地震短期預報。國家地震局調集

包括北京、河北在內的地震觀測隊伍

入川，捕捉臨震信息。這在客觀上削

弱了「京津唐渤張」的監測力量br；而

四川發布短期預報後出現的地震恐

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期和臨震預

報變得十分棘手。

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已在地震工

作者的監測範圍內，但他們監測的焦

點是北京。1976年5、6月，北京以東

地區異常現象日趨明顯，引起北京市

地震工作者的警覺bs，作出了「從今年

下半年起，發生5級以上地震的趨勢

背景正在加強」的判斷，並向國家地

震局告急。7月26日，國家地震局分

析預報人員與北京市地震隊會商，未

達成一致意見。在首都圈地區，能否

公開發動群眾防震，成為問題的關

鍵。會商時有人以四川已經出現動蕩

為由，認為北京的預報要慎重。7月

27日，國家地震局領導聽取預報人員

匯報，決定用一周時間作準備，圈出

危險區，派隊伍去「抓地震」。但僅

十幾小時後，7.8級地震就在唐山發生

了bt。未能預警的唐山大地震，結局

極為慘烈。24萬餘人死亡，16萬餘人

重傷，一座工業城市毀於一旦。

當唐山地震發生時，已經作出短

期預報的四川地震卻遲遲未至，成都

平原動蕩加劇。8月6日，四川省發出

時間點更精確的臨震預報。8月16日、

23日，兩次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繼

發生。這是繼海城、龍陵地震後，又

一次出色的地震預報。但它不是一次

成功的地震預警——防震避震造成人

員傷亡，損失巨大ck。

1976年7月，國家地

震局分析預報人員與

北京市地震隊會商，

在首都圈地區，能否

公開發動群眾防震，

成為問題的關鍵。會

商時有人以四川已經

出現的動蕩為由，認

為北京的預報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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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山地震後到汶川地震前，中

國再沒有發生過死亡超過800人的地

震。這三十餘年間，破壞性最大的兩

次地震，分別是1988年雲南瀾滄、耿

馬地震和1996年雲南麗江地震。這兩

次地震，有正確的中長期趨勢判

斷，但前者沒有作出短期和臨震預

報，後者作出了短期預報卻沒有作出

臨震預報cl。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

地震在沒有預警的狀況下突然爆發。

二　地震科學：進步？
止步？退步？

地震科學是地震預警的基礎條

件。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

間，中國地震科學界做了甚麼？地震

預報研究有沒有進展？期間又遭遇了

何種困難？

「1966至1976年」、「1977至2007年」

對中國地震預報而言是迥然不同的兩個

歷史單元。前一個單元恰與文革重疊，

後一個單元正逢改革開放。文革後，

總結唐山大地震的慘痛教訓時，人們一

度把原因歸於政治，認定「四人幫」及

其黨羽嚴重破壞干擾了監測預報cm。

改革開放初，「唐山地震未能做出短臨

預報，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對地震規

律的認識還很差」才成為官方表述cn。

1990年代後，隨&高新技術在地

球科學中的應用，特別是空間對地觀

測技術和數字地震觀測技術的發展，地

震科學水平有了飛躍的提升co。國家

數字地震台網於2000年通過國家驗收。

總投資近二十三億人民幣的中國數字

地震觀測網絡工程，在汶川地震一個月

前的2008年4月11日剛剛通過驗收cp。

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

中，中國地震局的工作方針和地震預

報體制也進行了調整。除了地震預報

外，地震部門加強了工程地震工作，

承擔了大批建設項目的工程地震任務，

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cq。

此外，地震預報開始被嚴格管理

和控制。在「把地震預報納入法制軌

道」的理念下，從1977年頒布《國家地

震局關於發布地震預報的暫行規定》、

1988年頒布《發布地震預報的規定》到

1998年頒布《地震預報管理條例》cr，

均對地震預報做了一系列約束。1988年

的規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臨

震預報水準的宣傳報導、寫實的文藝

創作，在發表前應徵得國家或省級地

震部門的同意。」cs

文革十年期間發展起來的群測

群防地震預報工作，受到大規模整

頓。唐山地震後，全國有群眾測報點

30,000餘個，業餘測報人員20萬人。

群策群防隊伍被認為「科學性不足」，

在1979年後開始整頓，到1980年底，

群眾測報點降到5,000多個，業餘測報

人員銳減到20,000人ct。

由於「法制」、「科學」是這一時期

的主題，此前許多事物均成為「改革」

對象。然而，究竟應當如何評價1966

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地震預報？那一

個地震「高潮幕」所累積的經驗和教

訓，對此後的地震科學發展有何種意

義？對此，地震科學家張國民等人認

為，這一時期是地震預報事業空前發

展的時期，它奠定了地震監測手段和

預報方法的基礎。但由於對地震孕育

的情況不十分清楚，目前人們還很難

分清構造運動、地震孕育和部分干擾

所呈現的前兆異常的區別和聯繫，也

無法確認一一對應地震的前兆異常和

地震活動性異常。因此，「目前的經

驗性預報思路很難使目前的地震預測

水平有質的提高，更不可能通過它取

得地震預報的全面突破。」dk學者吳忠

良寫道：「地震預測中一些經驗和掌

文革後，總結唐山大

地震的慘痛教訓時，

人們一度把原因歸於

政治，認定「四人幫」

及其黨羽嚴重破壞干

擾了監測預報。改革

開放初，「唐山地震未

能做出短臨預報，根

本的原因是，我們對

地震規律的認識還很

差」才成為官方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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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這些經驗的專家，是目前的計算機

所無法取代的。一個挑戰性的問題

是，如何使這些經驗變成可繼承、可

重複、可發展的知識體系。」dl

唐山地震後的三十餘年中，中國

地震預報陷入混沌的狀態。其某些方

面在迅疾發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

某些方面在退步。

1988年雲南瀾滄、耿馬地震，被

認為是新的地震活躍期到來的標誌。

1990年，國家地震局強調「90年代很

可能是我國大陸強震多發的時期」dm。

實際情形是，1990年代的地震活動，

並未達到1966至1976年的強烈程度。

影響較大的地震分別是：1996年雲南

麗江的7級地震，以及1996年南黃海

6.1級地震（上海有震感）和1998年張北

6.1級地震（死亡41人）。這三次地震均

無短期和臨震預報。

從1996年起，蓋勒（Robert  J .

Gel le r）等人在《自然》（Nature）、

《科學》（Science）等雜誌上連續發表文

章，認為「處於自組織臨界狀態的大

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災變為

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預報。隨

即有人針鋒相對發表反駁文章，在國際

地震學界爆發激烈爭論dn。許多人認

為，即使能對地震作出正確的中長期預

測，短期和臨震預報還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唐山地震

後的三十年來，中國地震工作者仍作

出了二十餘次較為成功的短期、臨震

預報do。據筆者核實，它們包括：北

京小湯山1990年9月22日4級地震dp；

青海共和1994年2月16日5.8級地震dq；

雲南省孟連縣中緬邊境1995年7月12日

7.3級地震dr；四川甘孜白玉—巴塘

1996年12月21日5.5級地震ds；新疆

伽師1997年4月6日6.3級、6.4級地震；

四川寧蒗1998年6.2級地震dt；遼寧岫

岩—海城1999年11月29日5.6級地震ek；

雲南大姚2003年7月21日6.2級地震、

10月16日6.1級地震el；甘肅民樂2003年

10月25日6.1級地震em等。這些預報的

成功，仍得益於經驗性預報方法。其

中小湯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稱「亞運

會地震」，震中距亞運村僅十公里，

發生在亞洲運動會開幕式前數小時，

對它的預報，意義非同小可en。

這就是中國地震科學的現狀：高

新技術的運用，尚未顯示奇效。唐山

地震三十二年後，地震預報仍在摸索

前行。有時，地震的蹤影被發現並捕

獲；但更多的時候，預報者和大地震

擦肩而過，包括在二十世紀認定的中國

主要強震危險區的概念、發現的強震

「高潮幕」起落規律，似乎都要被改寫。

2001年11月14日，在人們認為的強震

平靜期內，在傳統認定的地震高烈度

區外，崑崙山口西發生了8.1級強烈地

震eo。當科學家們正在討論「二十一世

紀，在我國是否會發生死傷十萬人以

上的地震」時ep，汶川大地震降臨了。

面對質疑，官方的解釋是：地震

部門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前沒有接到任

何有關這個地區正式的短期、臨震預

報意見。從震前的監測結果來看，沒

有發現顯著的、大範圍的、能夠讓地

震學家們在現有科學水準上、依據現

有經驗做出判斷的「前兆」異常eq。然

而，稍後到震區考察的地質學家，

已經發現震前存在明顯的宏觀異常現

象er。對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經

開始。

汶川地震有沒有長期和中期預

報？答案是清楚的。對汶川地震的構

造背景——龍門山斷裂帶，地震界和

政府從未放棄過監測；汶川地震發生

的一年多前，地震部門曾指出這一地

區有發生7級地震的危險es。然而，究

竟為甚麼沒有短期預報和臨震預報，

以致完全未能預警？

許多人認為，即使能

對地震作出正確的中

長期預測，短期和臨

震預報還是不可能

的。然而，耐人尋味

的是，唐山地震後的

三十年來，中國地震

工作者仍作出了二十

餘次較為成功的短

期、臨震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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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中國地震預警的經驗和教

訓，人們不能不問：對於早已被專家

認識、並曾多次發生強烈地震的南北

地震帶，地震界做過哪些監測？政府

做過甚麼防範？松潘、平武大地震後

的三十二年間，地震界對這個地區的

震情有甚麼樣的分析和判斷？2007年

初和2008年初的全國地震趨勢會商和

四川省地震趨勢會商，對龍門山斷裂

帶的震情，有甚麼樣的中期預報意

見？汶川地震發生前，中國數字地震

觀測網絡工程有沒有發揮應有的功

能？密布於南北地震帶的觀測網點，

是沒有發現異常信息，還是各種信息

沒有充分交換、未能提供廣大地震預

報工作者共享？在震後必然要進行的

回溯性調查中，發現了甚麼樣的宏觀

異常現象？這一地區還有沒有實行長

期觀測這些異常的、哪怕是碩果僅存

的「群測群防」？按照信息公開的規

定，有關部門有責任公布汶川地震發

生前，到底有沒有與地震發生實況接

近的短期和臨震預報意見——包括專

業人士的和業餘人士的；包括通過規

定程序正式上報的和在學術場合探討

的。

地震預警，說到底，是政府的公

共管理行為。人們更需要知道，汶川

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過甚

麼樣的溝通和互動？

三　政府——地震預警的
決策者　　　　

中國的各級政府面對兩難抉擇：

地震科學研究困難重重，卻無法放棄；

現有地震預測還只是概率性預測，卻

必須在許多時刻作出有效預警。

1974年關於華北地區防震的中國

國務院六十九號文件，實際上是中央

政府對地震的一次中期預警。在發布

這一文件的1974年，中國的地震預報

才起步不久。依據李四光的構造理論

和地震活動現象，地震工作者對華北

及渤海地區正在孕育大震有正確判斷

（這種長期趨勢判斷的水準保持至

今）。對一二年內可能發生地震的估

計，雖有人提出「華北已積累7至8級

地震的能量」，但並沒有人預測到會

接連發生海城、唐山兩次強烈地震。

這種情況下，文件依據多數人「今明年

內有可能發生5至6級地震」的分析，

要求七省（自治區、直轄市）「防備6級

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從地震科學

角度看，6級與「7至8級」差別巨大，

「6級以上」，表述含混。但從防災的

角度看，這樣的判斷，卻足以使預警

產生實效。

較大範圍的中期預警達到三個效

果：各級政府開始應急準備；專業地

震工作者和群測群防隊伍開始密切監

測地震前兆信息；公眾開始接受廣泛

的地震和防震知識宣傳。1975年海城

地震的預報和預防，就在這樣的大背

景下產生。

據海城地震當事人回憶，六十九

號文件下達後，僅遼寧南部地區就建

立了群眾測報網點2,600多個，參加測

報的人員4,000多人，放映地震知識電

影600多場，發放地震知識小冊子15萬

冊et。在海城地震發生前的三個月，

遼寧全省有1,800多起宏觀異常現象的

報告。種種異常和小震活動，使地震

工作者較準確地在震前二十天發出了

短期預報，在地震前一天發出了臨震

預報fk。

遼寧省委在1975年2月4日上午作

出的地震預警決定，是在民眾已有一

定思想準備、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別

是前震活動比較明顯的情況下作出

的，但仍不無冒險性質。成千上萬百

汶川地震有沒有長期

和中期預報？答案是

清楚的。對汶川地震

的構造背景——龍門

山斷裂帶，地震界和

政府從未放棄過監

測；汶川地震發生的

一年多前，地震部門

曾指出這一地區有發

生7級地震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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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在寒冬被動員離開住所，而大地震

竟然在數小時後「準時」到來。

唐山地震則是相反的例子。六十

九號文件發出中期預警後，北京、天

津、唐山等地都有過廣泛的防震宣傳

活動。但在地震發生前數月，地震工

作者判斷與爭論的焦點卻集中在北京

這個高度敏感的地點。1976年4月，

內蒙古和林格爾和河北大城先後發生

6.3級地震，使關注華北震情的科學

工作者陷入困惑，對「京津唐渤張」地

區地震形勢的判斷出現分歧fl。6月，

四川防震引起的社會恐慌，又使得

對北京的震情判斷增加難度；和後來

唐山地震有關的監測、爭論，乃至

「告急」（包括唐山當地兩位觀測人員

的預報fm）都沒有產生正式的預報意見

送達政府。只有距唐山市115公里的

青龍縣是例外。

在唐山地區的一次地震群測群防

經驗交流會上，青龍縣領導聽到一些

地震工作者關於「7月22日至8月5日

京、津、唐地區可能發生5級左右地

震」的預測意見，決定「以預防為主，

有備無患」。防震抗震的部署傳達到

所有群眾。地震發生時，有準備的群

眾及時逃生，雖然有7,300多間房屋倒

塌，直接死於地震的卻僅有1人。震

後五小時，青龍縣派出第一支醫療隊

趕赴唐山救援fn。

青龍縣的案例，使許多地震工作

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龍縣可以在震情

預測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採取預防措

施，並收到效果，那麼，在京、津、

唐這個更大範圍，地震工作者是否可

能在猶疑焦慮之際及早向政府報告，

而政府又是否可能在難以決斷之際以

「打招呼」的方式開始預警設防？

但是，「打招呼」的確切定義為

何？對地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

決策原則可否廣泛運用？在首都圈的

大中城市，而不是在青龍這樣的農業

縣公開進行地震的短期、臨震預警，

將產生甚麼樣的政治、經濟、社會影

響？政府憂懼破壞性地震漏報，同時

也憂懼影響廣泛的虛報，甚至包括防

震損失大於震害損失的正確預報。在

唐山地震前預警，在唐山地震後發生

的松潘、平武地震，其長達四個月的

公開防震，在成都平原引起極大恐

慌。這一事例，讓人們不能不以冷靜

的態度來思索地震預警問題。

國際地震界公認，在海城地震前

確實存在&具有減災實效的預報，該

預報是由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員共同

完成的fo。國際上同樣高度評價「青龍

預防」。聯合國的官員曾到青龍縣考

察，仔細查閱了該縣1976年的檔案fp。

1996年，青龍縣被聯合國發展、資助

和管理事務部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

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該部

的報告稱：「要減輕災害的損失，早

期預報和動員群眾做好準備是關鍵的

一環。由於早期預報通常是科學家做

出的，加強科學家和行政管理人員的

聯繫尤其重要。在特別緊急的情況

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條不

紊地採取對策和組織群眾。」fq

1999年，一個類似海城地震預報

的事件，在同一地區重演。在有正確

中長期預報的基礎上，遼寧省地震局

在該年11月27日向省政府發出了海城—

岫岩將發生5 .5至6級地震的臨震預

報。但當時他們仍無完全的把握，提

交給省長辦公會議的分析意見，一是

「臨震」，二是「進一步看變化，也可

能發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動」。遼寧省

地震局前局長徐心同後來寫道fr：

我們這樣的不確定的分析預測意見，

提交到省政府常務擴大會上，實際上

是給省政府的決策者們出了個難題，

政府憂懼破壞性地震

漏報，也憂懼影響廣

泛的虛報，甚至包括

防震損失大於震害損

失的正確預報。松

潘、平武長達四個月

的公開防震，在成都

平原引起極大恐慌。

這讓人們不能不以冷

靜的態度來思索地震

預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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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省長們決策時為難的樣子，而

我們又無能為力，處境真是十分尷

尬。政府的決策者們面對的是把我們

的不確定性的預測意見變成是否發布

預報、採取預防措施的確定性行為，

這是典型的風險決策。

遼寧省政府決定發布臨震預報，

但採取了周密的實施方案：按內緊外

鬆原則，各級領導和關鍵部門做好應

急準備，不驚動更大的社會面；在省

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險的兩個鎮，動員

居民和師生撤離危舊的住房和校舍，

通知井下人員停止作業。政府的預報

發出不到兩天，29日中午，5.6級地震

在岫岩—海城交界處發生。

1995年7月12日中緬邊境7.3級地

震的情形，與岫岩—海城地震相似。

地震工作者在震前三十小時作出了臨

震預報，政府做好應急準備，在有限

定的危險地區公開防震，如命令孟連

縣的學生撤出校舍，放假防震，在地

震到來時避免了重大傷亡fs。

這兩個案例，都涉及地震部門與

政府決策者的關係。中國地震局和各

級地震部門，在確定地震預報意見方

面，具有法人地位。它兼有政府與科

研者的雙重身份，既是地震科學研究

的組織、管理和實施者，也是地震預

報的把關人。而事實上，每一個預報

的「球」都踢給了地震部門之上的政

府。對於是否作出預警，地震部門不

是最後的決斷者。

地震以及其他重大災難的預警，

政府必須作出決策，但決策不能閉目

塞聽而作，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

後才作出。獲得專業部門的概率性預

報後，政府要做的，是對涉及社會、

經濟甚至國防的諸因素進行綜合考

量，對「警兆」和「警度」作出判斷，發

出預警訊號。當然，政府的判斷依然

是概率性判斷。事實上，無論恐怖襲

擊、化學災難、疫情爆發，還是可監

測性已經很強的洪汛、颱風，政府即

使盡最大努力預先獲取準確信息，決

策的盲區仍將無可避免地存在。

地震預警基於對地震和地震災情

的可能性預測，地震災情預測取決於

震區及其附近地區人口、社會經濟、

建築物抗震性能等一系列特定因素。

理想的地震預警，是據此向公眾發布

地震警戒令，並有針對性地啟動不同

級別的防禦措施；政府按照事先的警

戒預案進行工作，公眾按照警戒級別

進行預防ft。

在汶川地震中，中國沒有重演海

城地震成功的預報和預防；也沒有重

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價、有深刻

教訓、但畢竟作出了的預報和預防；

也沒有出現唐山地震中的「青龍奇

ü」。有關汶川地震深入詳盡的分

析，有待全部資訊公開。需要強調的

是，文革時期數次成功的地震預警，

除了地震科學工作者的貢獻外，「備

戰備荒」年代廣泛發動群眾捕捉異常

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計後果」的

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而在新歷史

時期，海城預警模式、青龍預警模式

或者更寬泛的六十九號文件預警模

式，已難以複製。從唐山到汶川地

震，三十二年間，中國的政治、經

濟、社會格局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面

對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

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機管

理，在某種意義上說更為困難。

四　面對巨災威脅的
社會與公眾

汶川地震發生後不久，許多北京

市民都收到一條短信。短信稱，據人

對於地震及其他重大

災難的預警，政府不

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

後才作出。無論恐怖

襲擊、化學災難、疫

情爆發，還是可監測

性已經很強的洪汛、

颱風，政府即使盡最

大努力預先獲取準確

信息，決策的盲區仍

無可避免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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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網報導，北京市當晚十時半將發生

2到6級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

到汶川地震的確切消息傳來，經地震

部門澄清，謠言方消。這一事件具有

警示意義：中國對地震信息的社會應

對能力還相當脆弱；無論是政府的地

震預警，還是空穴來風的不實信息，

都可能引發動蕩。這是有效實施地震

預警的嚴重障礙。

地震謠言源於公眾對地震的恐

懼，源於科學知識不普及，源於信息

封閉、信息畸形傳播和民間社會調適

能力薄弱，也與地震科學未過關、震

情信息若明若暗有關。中國大陸發生

過去多起地震謠言，並為此付出很大

代價。

1980年春，山東煙台地區流傳本

地將發生8級大地震和海嘯的消息。其

依據，有人說是日本地質學家勘測出

的；有人說是美國6星測出的；有人

說看到了內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

意不告訴民眾。伴隨地震謠言的，還

有各種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20,000多

平方公里、兩個市10餘個縣。據調

查，全煙台地區700萬人口，相信的

人達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達百分

之五十，本地經濟和民眾生活均受到

嚴重影響gk。

另一起發生在廣東的地震謠言，

起源於1980年香港《明報》的一封讀

者來信。標題稱，「勘探石油發現地

下是空曠大洞　閩南地區盛傳大地

震」gl。次年，廣東海豐地區發生小地

震群活動，當地民眾的海外親屬聯想

起報紙信息，紛紛致信、致電、匯

款，民眾大驚。3月29日，汕尾漁民吹

響螺號，次日下午，近200條漁船載

&6,000多男女老幼，逃離家鄉。其中

有106條，載&4,000多人到達香港，

被香港當局攔截gm。

1981年夏，陜西省漢中地區發生

暴雨洪災，關於8級地震將發生的消

息隨之流傳。原因是一個冶金勘測隊

因拆房建房，臨時搭建油氈棚。有人

說，勘測隊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

早，要地震了。這起謠言影響200萬

人，引起混亂。一次電影院g有人驚

呼「地震」，造成踩踏傷人事故gn。

一些對地震謠言的研究，將結論

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政府對地震信

息的傳播實行嚴格管控。然而，許多

的地震恐慌，並非謠言所致，而是與

地震預報有關。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預報取

得成功，預警卻有深刻教訓go。這次

預警，在地震中期預報作出後隨即開

始。年初國家地震局召開的全國地震

趨勢會商會，肯定了川、青、甘交界

地區，特別是松潘、茂汶在1976年可

能發生6級或以上地震的意見，將其

列為全國重點危險地區。4月，四川

省召開地震工作會議，部署松潘、茂

汶地震危險區和其他重點區的工作。

綿陽、阿壩、溫江等地區先後召開地

震工作會議，地震局派出大批專業人

員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

水、理縣、江油、大邑、邛崍等縣協

助當地加強群測群防工作。在地震發

生的四個月前，震情信息已經廣泛傳

播。

某種意義上說，四川防震，與

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華北地區的預警

方式有關，也與海城地震和剛剛發生

的龍陵地震被成功預報有關。同年

6月14日，省地震局發出該年度第二

期地震簡報，提出龍門山斷裂帶中南

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個月

內，特別是在6月下旬可能發生6級左

右地震。這個短期預報意見，引起各

級政府的極大重視。

然而，社會缺少成熟的應急措施

和精神準備。當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

從唐山到汶川地震，

三十二年間，中國的

政治、經濟、社會格

局經歷了深刻的變

化。面對人口增長、

經濟發展、社會轉型

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

式，政府的危機管

理，在某種意義上說

更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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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抗震指揮部在6月22日和24日相繼

成立時，社會動蕩隨之出現。24日凌

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廠的鍋爐放

氣，人口密集的生活區一片混亂，一

些人跳樓致傷。當晚，成都火車站地

區警報器誤鳴，又引起市民恐慌，數

萬人冒&大雨上街避震。

人們緊盯&預報所說的「6月下

旬」。22日，國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

震辦公室在成都舉行「南北帶中段地

震趨勢會商會」。有專家判斷，灌縣

（今為都江堰市）與汶川縣交界的映秀

灣一帶，可能是發震地點gp。而人口

集中、工礦企業較多的灌縣，是危險

區中的危險點。消息迅速傳到灌縣。

縣政府決定，縣城的50,000人全部撤

離。市民乘汽車、火車，或是在大雨

中步行，撤向成都。26日，灌縣已經

成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沒有發生。

省政府正式發布的地震短期預報，將

預計發震時間推遲到「8月底前」。

7月，成都氣氛稍緩和，月底唐

山地震爆發，恐慌再起。人員外流、

哄搶倉庫、砍伐樹木、幹部帶頭撤

離家屬等事件連連出現，滿城遍布防

震棚，停工停產。中共中央為此發電

報指示四川穩定局面。8月初，地震

部門發出臨震預報。這個預報圈定

「13日、17日、22日前後」三個時間

點。8月16日，為貫徹中央指示而召

開的二十萬人大會結束不久，松潘

發生7.2級地震。22、23日再接連發生

6.7級、7.2級兩次強震。震後，地震

部門又發出虛報，警報拉響，成都一

度陷入半癱瘓狀態。

松潘、平武地震的預報是在小震

活動不明顯的情況下作出的，具有相

當高的水平，但它沒有帶來成功的預

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預報那麼

「幸運」，短期、臨震預報發出後不久

地震就發生；松潘、平武地震對發震

時間的判斷幾經調整，預警持續了較

長時間。這個案例提醒人們，地震預

警的實際操作有極大的複雜性，在社

會自身調控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公開防

震，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極大挑戰。

歷史的弔詭在於，文革時期信息

封閉，但在那一時期，地震信息卻曾

有過公開的傳播；文革結束至今，社

會逐漸開放，但地震信息仍被牢牢控

制，防震知識的普及也大大減少。公

眾對地震的反應，仍處於幼稚階段。

中國大陸的「地震恐慌」問題，不但沒

有解決，在汶川地震後還有愈演愈烈

的可能。

1995年9月20日，山東蒼山縣發

生5.2級地震。震害不大，卻有許多人

驚慌外逃，因摔倒擠壓、跳樓造成傷

殘，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學

生。原因是大多數人缺乏地震知識和

避震常識，尤其是部分教師率先外

逃，引起學生極大恐慌。2002年12月

14日甘肅玉門發生5.9級地震，間接死

亡的2人亦因驚恐所致，350人在驚慌

逃離住宅時擁擠壓傷或摔傷，更嚴重

的是，恐慌的人群在嚴寒中滯留戶

外，8,000多人凍傷患病gq。

一些論者認為，唐山地震後，中

國公眾中存在&嚴重的恐震心理。事

實上，更確切說是政府因「穩定壓倒

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會動蕩的

「恐亂心理」更為嚴重。因為資訊的控

制，地震科學家與公眾缺乏溝通。公

眾對地震預報，存有對氣象預報同等

的期望值。未能預報的破壞性地震，

常會引發公眾對地震部門和政府的追

究詰難，導致「人禍說」流行；而政府

則因此愈加謹慎，嚴控輿論，形成惡

性循環。

社會的快速發展，為發布臨震預

報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難度。公眾的憂

震、恐震心理，公眾對地震專家、政

文革結束至今，社會

逐漸開放，但地震信

息仍被牢牢控制，防

震知識的普及也大大

減少。公眾對地震的

反應，仍處於幼稚階

段。中國大陸的「地

震恐慌」問題，不但

沒有解決，在汶川地

震後還有愈演愈烈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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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期望與信任，與整體上臨震預測

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間形

成強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

極易傳播，以及「擾動」社會的正常秩

序gr。進入數字時代，各種新工具為

包括「臨震應急」在內的公共管理提供

了便捷條件，然而傳播中的信息所產

生的「放大」效應，也成為政府作出地

震預警時必須正視的新困擾。

五　結語：地震預警的
現實選擇　　

中國地震預警的現狀是：地震預

報水平雖領先各國，卻仍處於「荊天

棘地」的摸索前行時期；政府的危機

管理能力和社會的災害應對素質，均

亟待提高。

二十世紀，中國直接死於地震的

人數高達50萬人以上，而美國在二十

世紀發生7級以上地震總共20次，總

死亡人數1,380人。中國別無選擇，不

能放棄地震預警。

在汶川地震後思考地震預警問

題，筆者以為下列諸點尤為重要：

第一，強化政府在災難預警中的

關鍵位置。在現實條件制約下，政府

肩負有限責任，但必當全力以赴。政

府應向公眾坦陳風險決策的難度，並

明確說明對預警的承擔。巨災應急體

制須徹底改革，建常設緊急事務部

門，統籌所有巨災和突發事件的處

置。地震部門和其他管理相關減災事

務的機構，負責向此部門呈遞特定災

種的預報。依據損失最小化原則，是

否宣布預警、在甚麼範圍實施何種等

級的預警，均由此常設部門（必要時

由政府首腦）決斷。

第二，給地震科學研究充分的學

術自由。政府的責任歸政府，科學的

天職歸科學。要讓地震預報工作者免

於恐懼，放手工作，向責任部門大膽

預報。地震預報隊伍，既包括目前政

府地震系統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

有科研機構和民間潛心地震預報的人

士。在科學尚在攻關的現實下，「虛

報」和「漏報」均應免責。在政府支持

地震預報的同時，要探討市場（保險

業）和民間組織（包括非營利基金）資

助的可能。要重新審視文革時期的地

震工作「群測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

普宣傳模式，探討在新的社會格局

下，調動民間力量參與地震觀測的新

方式。

第三，逐漸增加地震信息的開放

度。全國和各省的地震活動背景、長

期地震活動趨勢、全國地震烈度區

劃，應編成面向公眾的通俗宣傳品。

中期預報意見，應透過媒體向社會披

露，通過政府部門和科學界各種非政

府組織，向公眾進行防震科普宣傳

（包括辨識地震謠言）。在經濟、文化

較發達、同時存在地震危險的首都圈

和沿海地區，此事宜早不宜遲。地震

短期預報和臨震預報送達政府後，如

決定預警，應在特定範圍、以特定方

式傳布。

第四，密切溝通政府、科學界和

社會。地震預警通過政府、科學界、

社會三種不同角色的互動實現。當前特

別需要減壓——政府給科學界減壓，

社會給政府和科學界減壓。全體社會

成員同舟共濟，寬容、務實、沉&面

對巨災威脅；理解預警需要成本，共

擔必要代價並面對不確定性。在地震

預警的困局面前，將急切的訴求，轉

為理性的期待和積極的參與。

第五，盡早公開汶川地震的震前

資料，啟動汶川地震預警問題研究，

化慘痛教訓為公共治理的寶貴知識

資源。

在政府支持地震預報

的同時，要重新審視

文革時期的地震工作

「群測群防」模式和防

震抗震科普宣傳模

式，探討在新的社會

格局下，調動民間力

量參與地震觀測的新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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